
现在是智能手机的天下，不信的话你朝
四面一看，百分之七八十人的手机都已经实
现智能化了。看着别人用手机上网、聊天、听
音乐、刷微博、看视频忙个不亦乐乎，再低头看
看我仍在使用的老式手机，心里头着实有点羡
慕嫉妒恨。不是没有产生过更换手机的冲
动，但是面对着高昂坚挺的价格，迫于经济
压力，我还是一次次地让理智战胜了冲动。

单位一个女同事买了一部最新的智能
机，早晨故意跑到我面前来打电话，临走时
还故作姿态地说：“智能机有点不太好用
哦。”“真是太可恶了，这分明是赤裸裸地显
摆！”，我在ＱＱ上情绪激动地把这件事讲给
老婆听，发了一个抓狂的表情，恨不得把这
个同事揍一顿方解我心头之恨。老婆心疼
地说：“帮你也买部新手机吧，你现在用的那
部已经两年多了，也该换一个新的了。”我狂
喜，发给老婆无数飞吻的表情。

晚上老婆回家，果然带给我一部新手
机，然而却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机，只是一
部崭新的老式手机。老婆说：“单位对面的
移动公司正在搞活动，充话费300元，就可
获赠一部新手机，挺实惠。”

为治理公司报销的乱象，加强财务管
理，老板上月初宣布，把老贾调到办公室当
主任，所有支出项目最后由他来审核，签了
字到财会部才能生效。

老贾本来就是个慢性子，可谓是“六亲
不认”，把关甚严。平常闲时，碰到谁拿着
贴好的单据，老贾戴着老花镜逐单审核，总
能找到不符合规定的理由。况且，他还针
插不进水泼不进，不受烟不受请吃。手上
攥着一把不能及时变现的单据，我们拿他
没办法。

可大罗不知使了啥招，总能让老贾及时
签上字。大罗既不是美女，不能“诱惑”他，也
没见他陪着笑脸。啥法子呢？那天，部门里
哥几个专门请他喝酒，想套出其秘诀。

喝得差不多了，大罗满脸通红，眯着醉
眼，低声说：“你们几个要保密。其实我的办
法也不神秘。老贾自从当上主任后，忙时比
闲时多。要找他最忙的时候去。见老贾又
是接电话，又是跟人谈事情，赶紧把单据递
上去。他平常见我就烦，最忙时审得马虎，
匆匆签好，好早点打发我走。记住，这时是
签字的良机哦！”

签字良机

【职场轶事】 刘卫

同学聚会

【生活百态】 倪名

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混得有模有样，我
却默默无闻，一直在一家工厂当制图员，每
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撑着这
个家。

一天，有人通知我要搞同学聚会，我心
想：自己混成这样，哪敢去见同学呀。可经
不起同学们的一片盛情，只好答应了。

聚会的地点在天安酒店，这可是本市
的高级酒店。我有点忐忑地走进包房，一
看同学们都已到齐了。还没坐稳，一张张
名片就飞了过来，一看，一个个不是总经理
就是带长的，就连以前成绩总是甩尾的阿
辉也当上了派出所所长。

一会儿，服务员小姐端上眼花缭乱的
菜肴。我感叹：光这一桌就足以抵我三个
月的收入了。阿辉像宴席的主人一样不停
地招呼大家吃，不时地为这个斟酒、为那个
夹菜，嘴里还说：“只管吃，算我的。”

酒足饭饱之后，天色已晚，聚会该结束

了。可究竟谁埋单呢，我看大伙儿好像都
没有慷慨解囊的意思。这时候，阿辉掏出
手机，按了一串号码，然后问：“小李，今晚
所里扫黄抓到人没有？哦!刚抓到？好！
好！随便送一个到天安酒店来给我埋单。”
说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一旁的
同学跟着哄笑起来。

十五分钟不到，一个中年人就畏畏缩缩
地进来了。他看了一眼账单，不禁微微皱了
皱眉头，看来他身上的现钞也不够。我们都
看着阿辉，不知道这戏如何收场。阿辉正要
说话，只见那个中年男人也拿出手机，拨了一
串号码，说：“廖公吗？我是马校长呀！你儿子
要转到我们学校的事，我今天就给你拍板定
下来了……不过我今晚请朋友吃饭，你过
来埋单好吗？在天安酒店203包厢。”二十
分钟后，有人敲了敲包厢的门，门打开了。

天哪，门口站的，竟然是我那戴着高度
近视眼镜的丈夫！

【世态万千】 张承永

【尴尬时刻】 马明

智能手机

假名牌

【张三李四】 寒江穆

两次欢送

【门里门外】 刘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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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上级领导到局里检查
作风建设，看到T恤衫牛仔裤的我
时，表情颇为不悦。后来，局长找
我谈话：“这次检查，把你当成机关
干部不注意衣着形象的反面典型，
在会上提出了严厉批评，以后穿衣
服注意点！”我汗如雨下。

于是狠了狠心，我买了一件名
牌衬衫！第一天穿着上班，同事们
围了上来。“鸟枪换炮啊，穿上国际
名牌了，多少钱？”小李问。“一千多
元呢！”我欣然答道。

正说着，科长来了，他看了看
我的衬衫，皱眉说道：“这衬衫是假
的！”“不会吧，我从大商场买的！”
我急忙辩解。“那也不一定是真货，
你看商标，真品应该是‘o’，可你的
是‘a’！”“啊？”我脸上一阵发烧。

一下班，我跑到商场找他们算
账。可售货员说，“a”是真品，“o”
才是假货，并且找出一本时装杂
志，和我对照上面的商标。我这才
放心地回了家。

第二天上班，在电梯里碰见了
局长。我一惊，他竟穿着一件和我
一模一样的衬衫！局长看上去也
有些不自在，讪讪地问我：“新买的
衬衫啊？”“是啊，您也新买的啊？”
我没话找话。“我都穿好几年了！”
局长面无表情。我一愣，这才依稀
记起局长以前穿过这件衬衫，可那
时我根本没在意啊。

正不知所措呢，电梯停了，我
目送局长下电梯。这时，我却无意
中看到了他衬衫上的商标，那个字
母竟然是“o”……

预算处牛处长马上就要升任
财政局的副局长了，几个处室的一
把手决定一起给新牛局长开个欢
送会。

不知为什么，牛副局长带着社
保处的小杨来了，这个小杨只是个
三十来岁的科员，这样的场合他怎么
会跟着新领导来呀。八九位正处级
干部互相使着眼色，谁也没问。

牛副局长是出名的爽快人，和
这些前同级干部都是好战友。他
主动让小杨坐在自己身边，并对大
家说，今天把小杨叫来，是为了给
大家斟酒布菜，照顾各位领导。我
虽然上了一个格，但咱们还是在一
个大楼里，并且，我要从三楼搬到
二楼，也算是一升一降吧。一句

话，把各位平时很严肃的领导说得
笑了起来。

小杨也是个会来事儿的年轻人，
热情又谦虚，对每位领导更是既尊重
又周到，欢送会举行得非常成功。

不过，这件事情让社保处刘处长
很是纳闷：没听说小杨和牛局长有啥
特别关系呀，怎么那天就带着他来
了？刘处长在闲聊时问过小杨欢送
会那天的事，小杨笑笑：“没啥，处长，
只是赶上了，就和领导一起来了。”

越如此，刘处长越觉得此事蹊
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
小杨我要好好培养。牛副局长才50
出头，弄不好过几年还能坐上局一
把手的交椅呢。

从这时起，小杨去牛副局长的

二楼办公室的次数多了，慢慢地，各
处室的同事也都习以为常，认为他
们二位的关系不同寻常。

就在这一年，小杨入了党，第二
年就做了这个处的副处长。

第三年，牛副局长果然变成了
牛局长，刘处长也变成了刘副局长，
小杨顺理成章成为了杨处长。

在欢送刘副局长的宴会上，还
和三年前一样，几位处长，当然也包
括小杨，一起为刘副局长送行。酒
酣耳热之际，刘副局长终于忍不住
旧话重提：“小杨呀，你到底和咱牛
局啥关系，你今天必须当着大家的
面，和我说清楚。你的业务能力强，
办事效率也高，这两年成熟得很快，
坐到处长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牛局是你的贵
人，没他老人家，就没有你的今天。
你说说吧，你们的关系！”

杨处长端起一杯酒，向在座的
各位领导深施一礼，然后一口干
掉。放下酒杯，他不慌不忙地说：

“各位领导，实不相瞒，我只是牛局
的邻居，那天正赶上忘了带钥匙，在
楼道里等爱人从单位送来。恰巧牛
局出门去赴宴，问我怎么不进门，我
说钥匙没带，他就说别等了，跟我走
吧，都是熟人，帮我招呼一下。我就
去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大家面面相觑。十几秒沉默后，
还是刘副局长解了围，好啊，看来我也
要搬家，做咱们市长的邻居去。

一阵笑声在席间响起。

因为头天晚上儿子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瓜子，弄得沙发和地上到处
都是瓜子壳，所以今天一大早，老婆
硬把儿子从被窝里拽出来，气急败
坏地勒令他把客厅地面打扫干净。

儿子尽管一千个一万个不乐
意，却深知老婆那说一不二的倔脾
气：无论是耍无赖还是负隅顽抗，
都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儿子愁眉
苦脸地拿了笤帚，无精打采、有气
无力地打扫起来。

这时，老爸在一旁既心疼又无
奈。犹豫了半晌，老爸开始在精神上
对儿子进行鼓励。老爸说：“宝贝呀，
好好扫啊，咱们中国有句古话讲得好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今天
咱们扫屋里，长大了能扫天下啊！”

然而老爸没有想到，儿子叹口
气说：“爷爷，您就别给我添堵了行
吗？您把那句古话说给我奶奶听
去吧。我奶奶都扫好几十年的地
了，现在头发都白了，也没见她扫
过天下呀？！”

三年前，单位调整住房，中层以上的
领导都搬到了新建的小区，空出来的两幢
旧楼房，就分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楼上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发现了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宿舍门卫老王工作很
不认真，白天经常坐在传达室里打瞌睡，
对进来的陌生人不管不问，有一次，院里
竟然丢了一辆电动车。丢车的同事找老
王理论，没想到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知道，老王在单位工作半辈子了，
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毛孩”，他
是不放在眼里的。

不久，住我对门的小刘通过竞争上
岗，成了单位办公室的副主任，分管后勤

保卫工作。从那以后，老王就像变了一个
人，上班也不打瞌睡了，对来访者更是仔细
询问，严格登记。

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小刘，不，是刘副主
任的功劳。如果不是他当了办公室副主任，
老王肯定不会这样的。

今年，楼上又有几个人升职了，小王当
上了财务处副处长，小侯当上了干部处副处
长，还有小李、小赵……而小刘，已经荣升为
办公室主任了。我们这个宿舍楼，俨然成了
官员生产基地，一时间祥云缭绕。

可这时，我却意外地发现，老王又恢复
了以前的松松垮垮。有几次，我明明看见几
个陌生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里走，老王
竟视而不见，坐在椅子上打盹。

我很纳闷，忍不住找个机会问他：“王师傅，
这些进进出出的陌生人，你怎么也不问问？”

老王一愣，想了半天，才小声地对我说：
“小张啊，我也不瞒你，我现在是不敢问了。”

“不敢？为什么？”我一头雾水。
“唉，有几次，有人找院里的处长们，我

都是仔细询问，认真登记，可是后来，刘主任
专门找我，让我以后办事灵活点，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可我怎么知道哪些该问，哪
些不该问啊，于是干脆就都不问了……”

扫天下

【人小鬼大】 张学兵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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